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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码事，爹！我还不好出面，一
出面，他就会起疑心：镇上搞那么大
的世事，到处抽人手，我能在他家压
七八个小时的面？”
“那倒是。”
“你去压，我在外面接应。一旦

有事，你就跟出来喊：‘存罐，我的面
还没弄完，你咋能撂下跑呢？’剩下
就是我的事了。不过尽量不要让他
出来，一跑出来就不好收拾了。你在
里面有两个任务，一是谝闲传，分散
他的注意力；二是防止有人进去通
风报信，说晚上有大领导来。一旦遇
见这种情况，你就说是胡说，你听北

斗说了，啥领导都不来，全是游客。
如果发现他神色不对，有离开迹象，
你要立即出来，装作不小心，撞倒一
个面架子，好让我做截击准备。”
“那一架面可不少，撞倒就只能

喂鸡了。”
“爹，这都啥时候了，还操心一

架面的事。那架面就是儿子的前途

命运！”
“知道了，知道了。”
过了中午，安北斗把他爹送到

温家后檐沟，他爹就呼哧呼哧喉咙
里拉着风箱压面去了。他蹲守在自
家的麦田里，地势高，能把温家房前
屋后看得一清二楚。

他算了一下，温如风就是动身，
也应该在下午四五点钟以后。他想
眯瞪一会儿，又睡不着，并且南归雁
连续在发指令：

事情特别重大，务必严防死守，

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他就在中午一点提前进入“阵
地”了。从昨晚南归雁给他作指示
起，他就觉得一切用战时术语表达
才更符合当前实际一些。

阵地四周都是正在泛黄的麦
子，阳光下呈黄金色。他脑海中甚至
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温存罐要是发
现了目标，给这儿撂一把火，呼啦一

下，自己就彻底完蛋了。暴晒到三点

多，他眼前甚至出现了海市蜃楼：整
个北斗村都是金灿灿的一片高楼，
连勺把山都成了埃及金字塔的模
样。好在自己进入阵地时，提了两鳖
子壶水，他把毛巾打湿捂了一下脸，
眼前的幻影才逐渐消失。勺把山还
是勺把山，北斗村仍是北斗村，温家
道场上吊的面，也不再是朝天放射

着光束的芒刺了。
这时，他再次接到南归雁指示：

事情还在进一步变化，你的位

置显得更加突出重要，务必盯死守

牢看紧！

什么意思？他还分析了一阵，无

非是更进一步强调重要性呗。必要
时，大不了自己扑下去，将人一把抱
住，死死压在身下，直到危险解除再
松手罢了。跟温存罐又不是没打过
架，上学那阵，哪一天同学之间还能
少了摔几跤。温存罐把他压在身下，

或他把温存罐压在身下都是常事。
那要看那一天的体力和身边伙伴是
“向灯”“向火”了。今天自己的体力
肯定会比老温好，他挑半夜粪，再压
一天面，累得咽肠气断的，而自己虽
然暴晒在阳光下，毕竟还在养精蓄

锐着。
安家这块麦田是日照较长的地

方，勺把山影都遮不住西晒的阳光。
他是喜欢在各种状态下观测太阳这
颗恒星的人。就连今天，也是带着滤
光镜的。因为怕太阳的强大热力把
望远镜接目镜部分的胶体软化了，
他每观测一两分钟，就移开一下，看

看温家的动静，也刚好让仪器降降
温。小时候直接用眼睛看太阳，刺得
满目泪水，想想甚是后怕，搞不好眼
睛就刺瞎了。而现在这些滤光镜能
够将可见光、红外线、紫外线减少到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了。上大学时，他
第一次去天文台观测太阳，才亲眼
证实了草老师讲的“火球”理论。草

老师说，太阳这个火球燃烧的表面
温度达六千摄氏度左右，而内核高
达一千五百万摄氏度，体积比地球
大一百三十万倍。关键是像太阳这
样的恒星，在银河系足有千亿颗往
上。安北斗突然就对天文产生了巨
大兴趣，直到上大学，都把很大一部

分精力花在了天文爱好上。他是很
真切地看过这个火球表面的燃烧状
况，也观测到过太阳黑子、光斑，以
及表面颗粒，还有幸看到过太阳风
暴。当给别人说起来时，都觉得十分

可笑。尤其是有一次给他娘讲太阳
时，一不小心，跌到了红苕窖里，他
娘说太阳关你屁事！他无法给娘讲
清太阳跟人类的关系。不仅他娘，连

他爹听着也是在操心着灶洞里的
火。后来他发现，身边没有几个人想
听的，都觉得他是“淡话篓子”。特别
是他很悲凉地讲到太阳的年龄还有
四十五亿年左右，将来人类会面临
无尽的黑暗与冰冻时，几乎所有人
都觉得他基本就是个神经病。

他的头晒得有点炸裂地疼痛，

这让他不能不想起那个叫凡·高的
画家。他在大学看过《凡·高传》，印
象很深：这家伙爱在酷烈的太阳下
行走、画画，最后甚至精神失常，不
仅自己割了自己的耳朵，而且还在
三十七岁那年，于精神错乱中，开枪
把自己打死了。凡·高的死，不能不
说与太阳有关。是阳光把这个人搞

成了世间独一无二的绘画天才，也
是阳光把这个天才晒成了人间不可
理喻的疯子。他觉得今天他的精神
就有点错乱了。一会儿想到儿时，一
会儿想到大学，一会儿又想到与妻
子杨艳梅的感情。

杨艳梅是怎样由爱他，到爱天

文，跟他整夜到阳山冠上看星空，白
天一起看日出、日落、日食、日珥、日
冕；又是怎样变成一提起阳山冠，就
骂，就嘲讽，甚至端直砸了天文望远
镜的。这是多大的起伏、转折与落差
呀！可他还就越来越对这一切感兴
趣，这大概就是命了。 （未完待续）

茵陈彦
（连载 71）

在厨房里洗水果的福小说：“对不

起，一定是天送忘了关卫生间的门了。
天送，帮妈妈把卫生间的门关上；还
有，把厨房门也关上。”
“卫生间里出不来这个味儿，”杨

杰说，“平阳，长安，你们闻到没有？”
他们俩抽抽鼻子，易长安去了冰箱

前，把脑袋伸进冷藏柜里，端出来一个
蒙着保鲜膜的小龙碗。半碗辣椒。“我说

杨杰，”易长安对着龙碗嗅，“当兵时你
在养猪和开车之外，一定当过警犬。这
保鲜膜缺了一角，你就闻到辣椒味儿
了。牛逼！”他把辣椒端出来，杨杰确信
就是它的味儿。易长安已经揭开保鲜
膜，捏了一根辣椒放嘴里了，然后张大
嘴直抽冷气，“靠，爽！这味道，杨杰，平
阳，不尝尝你们下半辈子吃多少辣椒都

是白活。”
辣椒是三人为数不多的共同爱好

之一。在北京待，吃不了辣的跟没钱一
样，混不下去。满街都是川湘菜馆，有点
特色的云南菜、贵州菜，也少不了辣，还
有火锅，满屋子的麻辣味儿里你都不好
意思要清汤的锅底。杨杰和易长安每人

捏了一根，吃完了杨杰又捏了一根。然
后三人一致决定，一会儿到知春路上的
“无名居”吃饭时，带上一碗秦氏泡椒。

好这口，杨杰就想把这手艺带回
家，让崔晓萱照此拷贝一下。崔晓萱不

干，也就那种野女人才会做这么野蛮生
猛的菜，老子怎么说也是个文化人。她
一想到福小抢走了天送，鼻孔都往外冒
烟。好在易长安的女朋友林惠惠，也是
无辣不欢，迅速领会秦氏泡椒法，做好
了能送一些给杨杰。有时候他们聚会，

福小也会带一些分给他们，杨杰回家就
说，长安的老婆做的。此外还要补充一
句，人家原来是学财经的，也是文化人。
“你说的是长安的哪一个老婆？”崔

晓萱阴阳怪气地说。
“还有哪一个？”杨杰说，“当然是林

惠惠。”
“当然是！嘁，你还替他谦虚了。我

敢肯定，易长安的女人绝对比他的内裤
多。”
“说话过点脑子啊。你可是当嫂子

的。”
“要不是当嫂子的，我早当面抽丫

的了。有这么祸害姑娘的么！”
这个问题不便深究，否则结论必定

是“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杨杰会就此打

住。但他有一条坚持住了，就是无论谁
做的秦氏泡椒，一概都出自林惠惠之
手。因为这种所有权的专一，崔晓萱也
就不那么较真了，她不碰那泡椒，但能
够容忍它出现在饭桌上。

泡椒断顿有阵子了。杨杰忙公司发
展和运营，迎接上市评估有一堆事要

做，三个多月没和初平阳、易长安和福
小他们聚了；林惠惠最近心思有波动，
不在家务上，想结婚，对付花心大萝卜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一张证把他捆起

来，但未果。作为对稳定感和归属感的
补偿，她整天揪着易长安的耳朵要房
子，自家的泡椒坛子也空得连卤水都蒸
发完了。

今天终于将泡椒给续上了。就着辣
椒，杨杰竟然吃了两份快餐，贾凡都觉

得老板的饭量有失体面了。杨杰说，怎
么着？我吃得越多，你们就能吃得越好；
哪天我粒米不进，你们就准备卷铺盖滚
蛋吧。泡椒的确相当下饭，但他也不必
逮着快餐一顿猛吃，除了这一小瓶，福
小的包里还给他准备了一大瓶。反正不
回来了，她把坛子捞了个底朝天。

“实在没什么好送你的，”福小说，
“就两瓶辣椒吧。”

辣椒是最好的礼物。他们在服务
区超市里给天送买零食，杨杰从手包
里拿出两个紫红色缎子包裹的小首饰
盒，盒子上印有他公司的金黄色 Logo。
两个天然紫水晶雕刻挂件，一个送给
福小，一个给天送。福小的是最新开发

出来的弥勒佛雕像，一块钱硬币大小，
稍显卡通化，这个弥勒佛的脑袋、嘴和
光脚丫子都比别的弥勒佛大一倍，有
种夸张的喜庆，寓意翻倍的智慧、快乐
和平安。天送的是水晶雕的桃核长命
锁，把水晶雕成像是用桃核做成的长
命锁，成年男人的大拇指指甲盖大小，
方寸之间尽显高明的雕工，桃核几可

乱真，每一道纹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锁的正面刻着“长命百岁”，魏碑字体，
背面刻着“景天送”，楷体。
“公司最好的雕刻师的手艺，”杨杰

说。“同一块水晶下的料。”
福小谢过。打开天送的水晶桃核

长命锁，手抖了。“你还记得？”她问。
这个锁和天赐当年的长命锁一般

大，区别在于，天赐的锁是真正的桃核
雕刻成的，一直在他脖子上挂到他死，
埋到了地底下。

杨杰说：“刀片是我送的。”
那时候杨杰一到节假日就来花街，

坐船或者车。他更喜欢待在花街上的大
姑妈家，而不是二十里外的鹤顶自己

家。大姑妈对他好，大姑父老歪对他也
好，杂货铺里任何他喜欢的东西都可以
随便拿；更重要的是，花街有他的朋友，
初平阳、易长安、景天赐，还有初平阳的
姐姐初平秋和景天赐的姐姐秦福小。他
从大姑父的杂货铺里拿好东西给他们

吃，他也从自己家里拿好东西给他们
玩。他的小姑妈在遥远的海陵市当妇产
科主任，带回来废旧的手术刀以备家
用。尽管已经被医院淘汰，但它们依然

和刚打开包装纸时一样锋利，寒光四
射。它们很漂亮，有着传说中关羽的青
龙偃月刀一样的造型，所以，他带了三
把到花街，送给花街上的朋友。初平阳
和易长安一定是把它们玩丢了，因为以
后再也没见过；只有天赐一直珍藏，用
它来削一头红一头蓝的彩色铅笔，然

后，用它割断了左手的静脉。
（未完待续）

她最想听的还是爱的故事。舒莞
屏告诉她：有一种爱可以藏起，深藏一
生。她屏住了呼吸。他说的是奶娘。“我
不忍讲出她的故事，可是讲出来，你才
明白什么是爱、什么是至美至善。”他
说到了奶娘对吴院公的深爱、她最后
的吐露、她受到的凌辱。至此，舒莞屏

终于说出了自己如何向着烛光铭誓：
“小棉玉，你当然知道冷霖渡为什么要
将我除掉！他宁可失去一个凌晨闲聊
的小友、一个尚可为沙堡岛做些事情
的人，也要痛下狠手！因为他看到了我
遗在住处的那张纸，那四个钻心的词
语！他害怕，他被刺痛了，他不敢面对！
他以为将我杀掉也就算灭口了！他不

知，凡是谎言终究难掩，真形总要显
露！他杀得掉时间吗？”

黑夜里一片死寂。
这样不知多久，有一声细弱的呼

叫：“公子，你那句话中的‘他们’，专指
朱砂滚子万东将军，是吗？”
“冷霖渡也这样问过。今夜就让我

告诉你吧，‘他们’是整整一伙，就盘踞

在沙堡岛上！”
小棉玉伸手去捂他的嘴巴，他将

这手扔在一边。她的抽泣由小到大，不
知何时止息：“公子，听我一言，被冷大
人盯住的人，是注定逃不脱的。这许多
年来，没有一位副都统，也没有一位身
边人得以逃脱。”“为甚？”“因为府上大

人有许多眼睛，一举一动都清楚。谁都
不能得逞。”

舒莞屏不再说什么。他心中有一

个不解之谜：那些桀骜不驯的匪酋、各
占山头的“司令”和“将军”，为什么先
后归顺大公且能俯首帖耳，这其中有
什么魔法？小棉玉答：“啊，这倒不难。
那些‘将军’‘司令’不过是个名号而
已，就连势力最大的朱砂滚子万东也

不足千人。他们相互火并，再加上官军
追剿，要独撑难上加难。万玉大公先是
把他们收编，然后再委派副将或都统，
加上眼线众多，巡督往来，要想反叛就
不那么容易了。”

舒莞屏不语。他在想与之深夜恳
谈的革命党人。那不是一个轻生者，而

是一个决绝者：这人更为珍惜时间，所
以才匆匆上路。这个人的存在令人胆
寒，即便死去也仍然如此。

下半夜，因为惧怕或其他，身边的
小小躯体一直震颤。后来她再次将他
的手臂抱紧了，一动不动。她渐渐睡得
沉稳，呼吸变得均匀。这声音让人平

静，他也睡着了。天亮前需要为炉膛加
添劈柴，他不得不抽出手臂，她也就醒
来。重新入睡时她再次抱紧那只胳膊，
说：“你说自己是府中大人赏赐给我
的，没错啊！他们以为没有谁像我这样
依顺，做事没白没黑，心无二用。我把
巡督路上的各色消息、所有眼线的密
报，都尽快交到大公手上。我才是她最

信赖最倚重的人，而不是冷伯。这是没
人知道的。”
“你是冷伯的女儿啊！”
“我是。我还是冷伯身边的眼线！

冷伯的一举一动，我都会报给大公！大
公才是生母一样的亲人，她会护我一
生。真正把你赏赐给我的，其实只能是

大公本人，我对她忠贞不二，她才会出
手大方！可惜她断断想不到的是，在这
个冬房子里，我得到的不过是一条胳
膊！公子，你是何等人儿，这对我已经
足够，是天大的喜赏了，只求你不要狠
心将这条胳膊也收回去！”

舒莞屏听得心惊，深吸一口凉气，
应道：“我保证这条左臂随时为你所

用。可是，我仍旧不信，不信大公会让
你做了冷大人身边的眼线！如你所言，
没有一个人会像冷伯那样爱着她，连

死都不在话下！据我所知，大公和国师
简直就是一个人，他们彼此依存！你的
话，让我更加不解且疑虑重重了，我无

论如何都不敢听信，更不能同意！”他
这样说时，小棉玉的嘴巴正贴紧他的
手臂轻轻啃咬，说：“我的贵公子！如
你所说，大公和冷伯真的像连体人那
般难分难离！可是大公必须知道所有
人所有事，这就是她！就像一个人爱

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肝，才会留心
它们一丝一毫的痛楚和不安！冷大人
真是比得上她的眼睛和心肝！所以她
不光会听我的密报，就连你的贴身侍
卫憨儿，也是她亲手安放在冷大人近
处的！”

舒莞屏不得不把左臂从她怀中抽

出，即便她死死箍住也不行。他须坐
起，因为胸口憋得难受。他要倚在壁上
大喘几口。她只好和他并排坐了，这样
才能抱住那只手臂。可是她发现抱住
的是右臂，就立刻转向了另一边。“是
的，我们说好是左臂。”舒莞屏说。他由
她的这个动作，更加认定这是一位质
朴的、心口如一的女子。多么可贵的品

质，她自小孱弱无倚，习惯了跟从和听
信，所以千万不要欺辱这样的心灵。他
在心中悲叹，忍不住抚了一下她那个
按比例稍大一些的头颅。仅仅是一次
抚摸，已让她泪流满面，忘记了一切，
只死死搂紧这只左臂：“我的公子！就
让我全说了罢！我若瞒你什么，就对不
住公子！你厌弃我，可你待我像亲兄妹

一般。开始的日子，我还怕你一时火起，
像对一只毛毛虫那样把我从窗上扔出
去。你的心太慈太软了啊。我连恨都不
敢，又怎么敢爱？公子，你做梦都想不到

我多么恨一个人，一个男人，这个人就
是、就是冷伯！”

（未完待续）

茵张炜 （连载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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